我的「回鄉」錄
兩次截然不同的旅程，兩段畢生難忘的經歷。

我第一次回鄉是在我10歲左右的時候。那次，我跟比我年長超過20年的堂兄一起回到鄉下東莞常平。那時已經是秋天，並沒有荔枝可吃，但親友們卻愛聚在大門對開的荔枝樹前閒話家常，因此我的印象特別深刻。然而，也許當時我年紀尚少，並不懂得欣賞親友們對我們這些有幸在香港生活的一群的熱情款待。我記得在這短短三、四日的行程裏，我每次踏出庭院，都會被一隻體型龐大的鵝窮追不捨，最終牠也逃不過成為我們臨別晚餐的命運。我還記得，我的臉被村內頑童用當時最潮的玩意，用火柴自製的「火箭」灼傷過。雖然，我最終都學會了怎樣發射「火箭」，奈何技不如人，射程太短，報不了仇。這種種經歷，令當時年少的我對「回鄉」留下頗差的印象。這次之後，我便一直沒有再回鄉了。

直至大約30年後，我才再次踏足內地。不過，這次的經歷比上次好得多。這是一次出乎意料的旅程，當時，我甚至連「回鄉證」也沒有攜帶。根據我的日記，那天是1988年12月3日星期六。那天風和日麗、天朗氣清，是涼快舒適的冬日。那天我有特別任務在身，就是要在香港這邊的文錦渡橋頭，迎接從內地過來的幾位貴賓。由於這個緣故，當時亦作出臨時封橋的安排。當天上午9時正，5位貴賓走過文錦渡橋頭來到香港，我在一名總入境事務主任陪同下，歡迎幾位貴賓到訪，然後乘坐入境處的專車前往位於附近警崗的直升機升降坪，乘坐直升機到粉嶺別墅。

我們很快便從文錦渡到達目的地。這還是我第一次坐直升機，由高空俯瞰，深圳那邊高樓大廈林立，香港這邊則綠意盎然，一時分不清到底哪邊是香港，哪邊是內地。不過，當直升機到達粉嶺別墅，在當時的「皇家」香港高爾夫球會降落時，我才可以肯定我的確是在香港。現已貴為勳爵、當時的總督衛奕信爵士在那裏迎接幾位貴賓。衛奕信爵士借出他的別墅，讓由當時的財政司翟克誠爵士率領的5人英方小組與魯平先生率領的5人中方小組會面。

會議持續了一整天，在當時稱為「衛奕信夫人書房」的房間裏舉行，房間正對着偌大但隱蔽的花園。我們就連午餐也是在這個房間裏進行，不過我當時只想着會議討論的各個議題，因此完全記不起當時吃了些甚麼，也沒有留意到四周寧謐的環境。然而，到今天我還清楚記得當天的討論內容。大家若熟識香港的貨幣與金融發展，相信都會記得當年年中推出的「會計安排」，讓政府從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手上取回對貨幣基礎的控制權。「會計安排」是得到中方認可的，因此會上亦討論了「會計安排」的運作情況。中英雙方均認為有關安排相當成功，有助加強香港政府確保匯率穩定的能力，各界反應理想。在是次會議上，雙方亦首次就香港設立金融管理局的構思作出了詳細討論，儘管當時大家心目中都認定這是一個正確的發展方向，但雙方都沒有主動提出具體做法。大家似乎都不希望首先表露立場。但毫無疑問，是次會議已經為香港設立金融管理局撒下種子。

會議準時在下午4時45分結束，我在5時正又再陪同5位貴賓乘坐直升機回文錦渡去。當大家過橋時，魯平先生邀請我踏足中方的土地，我當然欣然接受。這一次就是我第二次「回鄉」。為免妨礙市民過境，封橋安排不能維持太久，因此，我第二次「回鄉」的時間極短。然而，感覺卻是更加難忘，亦遠比第一次的「回鄉」愉快得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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